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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终身
奉行的一个字

山口镇中九年级 卓诗怡

比赛只剩下零点八秒，我方球权，教练叫了暂停。他把战术板
“啪”地拍在球员席上，粉笔灰簌簌落在他汗湿的战术服上，目光扫过
所有人，最终定格在我身上：“最后一攻，交给你。”我的心瞬间提到嗓
子眼，手心的汗把球衣攥出褶皱，激动与紧张像两股热流在血管里冲
撞。

裁判鸣哨，队友从底线将球高高传出。我盯着那道旋转的橙色弧
线，身体像拉满的弓弦般猛地下蹲，膝盖处的护膝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接着全身力气顺着肌肉纹理奔涌而出，整个人腾空而起。指尖触到篮
球的刹那，我甚至能感受到球面纹路硌在指腹的触感，手腕轻轻一压，
篮球擦着篮板上沿，“唰”地坠入网窝。两分有效！绝杀！

“赢了！赢了啊！”观众席的呐喊像潮水般席卷全场，有人把加油
棒捏得噼啪作响，前排的学弟学妹蹦着把校旗挥成了流动的红。队友
们瞬间炸开了锅，有人一把扯下头上的毛巾往地上甩，白色的毛巾在
地板上打了个旋；有人踩着替补席的椅子往上跳，球鞋磕得金属架咚
咚响。待我们和对手握完手，十几个人自发地在球场中央围成圈，手
臂紧紧搭在彼此肩上，“冠军！”的喊声从喉咙里滚出来，混着粗气和
笑声，连队里最腼腆的小林都涨红了脸，绕着圈跑着喊，声音里满是破
音的激动。

省赛冠军——这四个字像滚烫的勋章，终于挂在了我们这支球队
的胸前。这是我们熬了十年的梦啊！从学校旧球场的水泥地到省体
育馆的实木地板，从冬天冻得发僵的手指到夏天浸透球衣的汗水，我
们终于踩着无数个日夜的苦练，登上了省冠军的宝座。这份荣誉，是
教练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战术修改，是我们每个人球鞋上磨平的纹
路，更是我自己千千万万个日夜，把汗水滴进球场缝隙里换来的——
它本该属于我们。

我生在国外，却在这座小镇的烟火气里长大，骨子里早把这里当
成了家。小学时第一次摸到篮球，橙色的球在掌心转着圈，我就觉得
满心欢喜；可真进了校队，这份喜欢很快被枯燥的训练磨得没了棱
角。每天重复的脚步练习，运球时篮球撞击地面的“咚咚”声像催眠
曲；清晨五点的训练场上，寒风刮得脸生疼，我总找借口赖在被窝里，
甚至看见球筐就觉得心烦，把篮球往器材室角落一扔，连碰都不想碰。

教练早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那天训练结束后，他把我叫到球场
边，手里转着个旧篮球，声音像晒过太阳的棉花，软乎乎却有力量：“你
不是讨厌篮球，是怕累吧？”我低着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他又说：“再
喜欢的东西，也得经得住‘熬’。”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
课余时间没球打的日子——手里空落落的，连操场的风都觉得没劲。
我终于问自己：“你真的要放弃吗？”答案在心底清清楚楚：不。

从那以后，训练场上的我像换了个人。每次热身完，球衣后背就
湿得能拧出水；下训后，球裤沉甸甸地贴在腿上，能挤出一滩汗。运
球、转身、投篮，每个动作我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直到手臂酸得抬不
起来，直到肌肉形成条件反射——哪怕闭着眼，也能准确找到篮筐的
方向。手掌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旧的没掉，新的又冒出来，可我
再也没觉得苦。

就像古人说的“金石可镂，滴水石穿”，那些藏在汗水里的坚持，那
些重复千万次的练习，终于在比赛的最后0.8秒，绽放出最亮的光。而
支撑我走过这段路，让我能在关键时刻稳稳投出绝杀球的，正是“韧”
字。

如今，我幸运地进入了U16国家队，我想，这离不开一个“韧”字，
是训练场上不放弃的咬牙坚持，是面对枯燥时的耐心理解，更是跌倒
后还能爬起来的勇气。它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成为我可以终身奉行
的准则。

指导老师：陈 蝶

我言秋日胜春朝
石帆学校初三年级 谢乐晨

无意中翻到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钓
叟，除此以外，满卷皆虚空。

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
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儿水墨。于是，
全卷意蕴从二维的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
一列举出来，哪怕是远处草丛中的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也会一
丝不苟地翔实地记录下来，加之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
水，自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
中国人审美的胃口。仿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
画栋，卧桥飞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与体力
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
史上只会多出两个默默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被人称誉的“马一角”
与“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和通达，
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怀古悲秋，似乎一到了秋天，日历一张
张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秋，承载了
太多的悲伤情怀。“天凉好个秋”，有“物换星移几度秋”，也有“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前人之述备矣！唯有“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这一吟咏，才唤起了后世对秋另一个角度的审美这一排白鹤不
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

以上这些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有些话,别人已说过我便不
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
国学大师陈寅恪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青楼女子，他不似他人心
怀芥蒂而另眼相待，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
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

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否定了老师的劝诫，亲入马厩，
与马同居共生，才成就了《照夜白》。以往画师的马，羸弱、多病，而他
笔下的马，腰圆体肥，巨目圆睁。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
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被人们称道的开路先锋，才能成为
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成为“陈寅恪”和“韩干”。

历史的长河汹涌流逝，伟岸的高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够听到
“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吟咏与高歌，甚至愈加响亮。

指导老师：金丽珠

一盏灯 一束光
高湖镇小学六年级 卢智魁

一盏灯，一束光。
在时光长河的幽谧角落，总有一盏灯，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照

亮我前行的漫漫征途。那盏灯，是您的目光；那束光，是师恩的辉芒。
记忆的指针拨回到那个寒夜。窗外，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拍打着

窗户，似要将一切温暖都吞噬殆尽。教室里，我却被一道难题困住，如
置身迷雾森林，找不到出口。草稿纸上的字迹杂乱无章，我的眉头紧
锁，焦虑如潮水般在心底翻涌。

这时，一束光轻轻洒在我的课桌上。我抬起头，正撞上您那温柔
而关切的目光。那目光，似一盏明灯，穿透了我内心的阴霾，给予我无
声的鼓励。您缓缓走来，在我身旁坐下，轻声问道：“遇到难题了？”我
微微点头，声音里带着一丝沮丧：“这道题，我怎么都解不出来。”

您微笑着，拿起笔，在纸上开始耐心地讲解。您的声音，如潺潺溪
流，轻柔地淌过我的心田；您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如同夜空中闪烁的
星辰，为我指引方向。每一个步骤，您都讲解得细致入微；每一个疑
问，您都耐心地为我解答。在您的引导下，我逐渐拨开迷雾，找到了解
题的思路。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您的感激，更是对知
识的渴望被点燃的喜悦。

当难题终于被攻克，我抬起头，再次迎上老师的目光。那目光里，
有欣慰，有赞许，更有无尽的期待。那束光，仿佛在告诉我：“孩子，别
害怕困难，只要勇敢前行，你一定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从那以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那盏灯、那束光就会浮现
在我的眼前。它给予我力量，让我有勇气去面对挑战；它给予我信心，
让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

老师，您就是那盏永不熄灭的灯，在黑暗中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
您就是那束温暖而明亮的光，在我迷茫时给予我指引和希望。您的教
诲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的心田；您的恩情如山高水长，我将永远铭记
在心。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盏灯、那束光都将一直陪伴
着我，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

指导老师：李 静

《韭花帖》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六年级 毛天爵 指导老师：潘鑫斌

《老树荫下的温馨时光》
温溪二小二年级 郑惠文 指导老师：郭海忠

《繁花入梦》
温溪实验学校五年级 曹佐伊 指导老师：倪雅丽


